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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探究的是生命主體與客家語言之間的關係，客家語言不

僅僅是溝通的語言、或者被拿來強調要保存的語言而已，它具有

更豐富而立體的社會文化心理意涵，這些是生命主體在生命經驗

中所產生的實踐知識。本文採用立足點理論（standpoint theory）

來論述在強勢語言的影響下，處於弱勢語言的客家話如何在生命

主體的生命經驗中，開展出更為全面而獨特的知識觀點。透過深

度訪談以及敘事分析法的分析與詮釋，本研究發現客家語言對於

生命主體而言，具有三個層面的意涵，分別是：客家語言作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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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機會與學習、客家語言作為回鄉的連結 ── 一種族群自信心、

客家語言作為一種主體性認同。最後，從立足點理論來進行對話

時發現，透過客家語言的使用反思，生命主體可能產生獨特而多

樣的客家立足點：情感性召喚的客家立足點、跨越邊界的客家立

足點、及全然置身的客家立足點，這些不同的立足點也引領著不

同的實踐行動與社會建構。 

關鍵字：客家語言、生命主體、立足點理論、實踐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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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rticular article aims at understand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ubjects of life and Hakka language. Hakka language is not 
only used for talk or seen as cultural heritage, but it actually has 
valuable and dynamic implications in social cultural psychology, 
which are practical knowledge resulted from experiences of subjects 
of life. Standpoint theory is therefore applied to discuss how a 
disadvantaged Hakka language living in the experiences of subjects of 
life can be developed into more overall and distinctive knowledge 
perspectives under the influences of dominant languages. By the 
research methods of in-depth interview and narrative analysis, three 
implications of Hakka language for subjects of life have been found, 
which are opportunity and learning, connection to own hometow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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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thnic self-confidence, and identity of subjectivity. Standpoint 
theory also reveals that through the reflection from the usage of Hakka 
language, the subjects of life may have distinctive and diverse Hakka 
standpoints: sentimental, across-borders, and centered. These 
standpoints have also led the subjects of life to various practical 
actions and social construction. 

Keyword: Hakka Language, Practical Actions, Standpoint Theory, 
Subjects of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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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語言的學習與傳承不僅僅是“knowing-that”的理論知識，也不

僅僅是“knowing-how”的技術知識，更是一種實踐性知識，也就是

說社會處境中生命主體帶著自覺與反思，進行語言的學習與文化

傳承，並在其中開展出一種難能可貴的實踐行動與社會建構的可

能性。在台灣社會中，相較於教育體系以及公開場合使用的「國

語」以及佔人口比例多數的閩南語，「客家話」很明顯地屬於弱

勢語言，在面對強勢語言的無形壓迫以及母語的逐漸式微下，客

家語言的學習與傳承成為學者們以及具有客家意識者高度關懷的

議題。 

過往關於客家語言的研究，有大量的語言學者從客家話本身

的語音、語義等基本研究來進行探究，並且積累了豐碩的研究成

果（羅肇錦 1991；黃宣範 1993；徐貴榮 2018），同時他們也不斷

呼籲客語教育的重要性；有從外在結構與社會基礎作為分析視角

（徐正光、蕭新煌 1995；王甫昌、彭佳玲 2018；張維安 2019）；

也有從學校教育現場論述客語教學的研究報告（張瑞菊 2018；古

永智 2017；徐美玲 2017；曾燕春 2016；宋文琳 2012）；以及從

家庭教育的角度來呼籲語言傳承與學習的重要性（張學謙、賴佳

珍 2014；彭鳳貞 2020）。本文從生命主體學習客家語言並進行文

化傳承的角度切入，立基於社會建構與文化心理學的立場，主張

客家語言的學習與傳承是個人主體與社會之間相互建構起來的，

而語言不僅僅是文化的載體，更是主體性的實踐策略。 

在此，選擇與本研究較相近的「外在結構與社會基礎作為分

析視角」作為對話的文章。王甫昌、彭佳玲（2018）以「語言流

失」作為論述焦點，他們指出當代臺灣客家人客語流失的三個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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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點及其影響之結構因素，區分為「語言轉移」和「語言流失」

兩個不同的概念，出生較早的客家人往往經歷的是語言轉移，較

年輕世代的客家人往往是語言流失。針對客語流失現象，他們指

出幾個社會結構性因素的作用：在 1970 年代出生受到電視媒體的

普遍化影響，1980 年代出生的受到區域移動，1990 年代出生則是

與非客家人通婚之影響。王甫昌、彭佳玲這篇文章從結構性因素

來說明語言流失的影響因素，除了結構性因素之外，也提及家庭

以及個人性因素的重要性，然而他們依舊認為結構性因素的變

化，是影響語言能力流失的重要因素。其中關於個人層面的探討

並不是他們這篇文章的重點。 

不同於王甫昌、彭佳玲（2018）從「語言流失」的現象議題

探討，張維安（2019）則從「客語復甦」的行動議題作為論述焦

點，他認為法令與制度都已經明訂了客語使用、教學與傳承的規

定，而學校作為客語學習的管道，從「社會基礎」的視角來討論，

其所批判的是行政體系中「下有對策」的社會心態；也就是說客

語復甦除了法令、制度規章之外，重要的是執行單位的社會基礎

所具有的契約性，如果只是一種完成任務的心態，那麼客語復甦

的行動效果勢必受到影響。 

不管是王甫昌、彭佳玲的結構性因素探討，還是張維安的社

會基礎，兩者都不是從「個人」的視角出發，因此本文從「生命

主體」的角度，探討客家語言之於生命主體而言，所具有的多層

次社會文化心理意涵有哪些？同時從社會處境與主體能動性的角

度來剖析實踐行動的樣貌與社會建構的可能性。 

二、立足點理論與相關研究 

立足點理論（Standpoint Theory），又有學者將之譯為立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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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吳秀瑾 2005；2013），本研究和張君玫（2017；2020）有較

類似的看法，認為「立足點」在中文的語境上，比「立場」一詞

更能精確呈顯 standpoint 的意涵。立足點理論源自 70 年代至 80
年代間西方社會的社會學與女性主義（Collins 1990；Harding 
2004；Smith 1987；Wood 1992），受到馬克思批判觀點的影響，

強調「從歷史唯物論的傳統出發，去看待社會行動者在整體結構

生產與再生產過程中所佔的位置，包括他們各自和生產及生存資

源之間所具有的關係，以及這些位置與關係如何影響到他們看待

社會的方式，不僅是他們相對的視角，也包括他們從中可以得到

的關於系統如何運作的認識」（張君玫 2017：204）。 

立足點理論源自於一個很簡單的概念：你所在的社會位置會

影響你所看到的世界（Allen 1998）。我們會用類似及不同的方式

來看這個世界，然而這個方式是由我們所屬社會群體的經驗領域

所決定的（Collins 1990）。從學術發展上，許多女性主義學者應

用 立 足 點 理 論 來 了 解 女 人 跟 男 人 如 何 用 不 同 的 方 式 看 世 界

（Harding 1986, 1991; Smith 1987; Wood 1992）。然而，根據理論

假設，不同制度性權力基礎下的社會群體會有不同的立足點，因

而立足點理論提供了有效的架構去連結現存的跨種族傳播理論以

及日常生活的應用性研究（Orbe & Harris 2008）。接下來的理論

簡介將把焦點放在以種族（race，先天外貌特徵）與族裔（ethnicity，

後天文化認同）、以及性別為主要成因的社會處境（social location）

上。而無論是種族、族裔或是性別處境，主要都是從相對於主流

文化與群體而來的弱勢群體與文化來看待，這樣的相對位置就如

同在台灣社會中，「客家語言」是一種弱勢語言，呈現出主流與

非主流、強勢與弱勢的相對處境。 

立足點理論的論點可以從下列幾項說明之：首先，社會處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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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因為性別、種族、階級等因素所形成，會影響我們的生活

（Wood 2005），而弱勢者通常擁有獨特的位置與知識優勢。所有

的人，在某種方面上，會被歸類在主流的種族或族裔的社會分類

系統上，被分類後會影響我們如何察覺以及進而理解周遭的世

界。在這樣的經驗中推斷，種族與族裔中擁有最大及最少社會力

量的群體之間會出現最大的差異性（Collins 1990）。這個概念是

來自於雇主與僕人關係的分析，從中了解到他們對於生活有著非

常不同的觀點，看似權力地位較高的雇主實則是依賴著僕人，而

僕人反倒是掌握著整體的社會關係並從事實際的勞動與生產活

動；而女性主義立足點理論也認為女性是最有資格指認出社會整

體運作與機制，和勞動階級的工人一樣，女性既是社會秩序中的

安定力量，卻又是權力的邊緣，處在弱勢的位置，讓女性更有機

會發展出獨特的知識優勢（Harding 1991）。在台灣的族群中，原

住民（張君玫 2017）、客家以及新住民的弱勢處境是更有機會發

展出知識優勢。 

第二點，擁有社會「處境」（location）跟發展出社會「立足

點」（standpoint）之間有很大的差異性（Hallstein, 2000），立足

點是要透過努力奮鬥而來，並且具有行動與實踐的方向性。每一

個人都有自己的社會處境或是社會觀點，主要是因為他們所屬的

（或被放置的）種族、族裔或性別所影響。然而，社會立足點是

一項需要被努力的成就──「是經由批判性的思考權力關係所獲

得的」（Wood 2005：61）以及經由主流文化系統中的對立政治態

度所產生（Collins 1997）。誠如 Hartsock 所言：「一個被壓迫群

體所能夠到達的視域（vision）必須靠奮鬥而來並代表一項成就。

要達成這項成就，同時需要有系統的分析以及教育，而這種教育

乃是出自為了改變那些關係而進行的政治鬥爭」（引自張君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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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206）。 

就以美國社會為例，歐裔美國人經驗的主流世界觀可能是用

來看世界的一個處境（ location），可是它不會是一個立足點

（standpoint）。另外，處境跟立足點的差異性在於，弱勢者不一

定保證會發展出社會立足點，例如並不是所有處在性別弱勢的女

性，都可以發展出清晰而具批判性的立足點。反觀台灣，在政治、

經濟、文化、教育等發展上，客家人以及客家語言總是處在一種

弱勢的狀態，過去發展出一種隱形而附和迎合的生存姿態，現今

隨著整個大環境的改變，不少客家族群已經逐漸發展出立足點，

開始使用客家話為自己發聲、爭取該有的權益。 

第三點，一個人可以因為身為傳統上邊緣化群體成員的影響

而發展出多元立足點（Wood 2005）。所以有可能，舉例來說，歐

裔美國人或許沒有發展出社會立足點，但是可能會因為他們的性

別、性向、及社經地位等分類的所屬群體而產生其他的立足點。

在台灣社會，曾經是既得利益者的外省族群或是現今強勢而多數

的閩南族群，不容易發展出以族裔為基礎的立足點。可是，如果

外省或閩南族群中的女性、同志、或是勞工朋友就有可能產生立

足點，他們會因為相對弱勢的處境，比較容易跟客家族群共鳴。 

最後一點，社會立足點並不會自己獨自產生的，它只能藉由

與其他同屬性的弱勢人士的互動下才可以達成（Hallstein 2000），

也就是說，社會立足點基本上是一種集體性及對話性的建構產

物。有關跨種族傳播的研究指出，歐裔美國人與有色人士之間很

難進行以種族為議題的討論，這是因為雙方之間有著知識與經驗

的差距（Warren 2003; Yep 2007）以及伴隨而來的情緒壓力，例如：

恐懼心、防禦性、及疲勞感（Miller & Harris 2005; Simpson et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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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相關研究也強調，發展我們對自身社會處境意識的重要

性（Allen 1998; Cooks 2003; Orbe & Harris 2008; Yep 2007）。立足

點理論學者希望大家去辨識存在於以種族/族裔為階級分類社會裡

的社會處境，以及去檢視為什麼上述的知識與經驗差距會存在。

進而有可能的是，這些理論學者可以幫助我們去關心種族/族裔之

間的關係而不受種族對立主義的誤導（例如，種族主義僅是信仰

者的個人行為），而同時，這些學者也敦促我們去正視那些被質

疑的社會處境。種族議題不是社會或是個人事件而已，而是正存

在於建構式人際間的辯證中（Halualani, Fassett, Morrison, & Dodge 
2006）。在本研究中，客家族群的立足點之所以能夠成立，是需

要藉由同是客家族群之內，或是與其他弱勢族群（例如，原住民）

之間的相互對話而建構出來的。 

整體來說，立足點不僅僅是有關社會處境、經驗、或是觀點，

它更包含了批判的、對立的理解我們的生活是如何受到更大的社

會及政治壓力的影響，而這樣的理解只能透過批判反思與對話行

動來完成。某種程度上如果一個人身在多元社會處境裡，以及在

權力關係的轉移上被多方面的安置（Collins 1997），他的社會立

足點也會具有彈性與多元（Bell et al. 2000）。所以，重要的多元

性可以存在於任何特定的群體中（Bell et al. 2000; Collins 1997）。

而立足點不僅僅是一種批判與反思的觀點，它同時是具有行動與

實踐方向，並且在實踐行動中進行社會建構。 

三、研究方法 

（一）研究參與者與建構者 

本研究的研究參與者與建構者為：那些努力地把不流利的客

語「撿回來」、或者重新學習客語、或者不斷精進自己的客語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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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者，同時做了很多的母語傳承、創作與推廣工作者；同時考量

客家語言對於不同年齡層的影響，尤其 1988 年的還我母語運動對

於公開場合客家語言使用的爭取，因此研究參與者年齡層從 20 餘

歲至 50 餘歲，因為橫跨不同世代，一方面受到台灣政治經濟與社

會文化條件的影響，一方面則是生命歷練與成熟度的因素，因此

在這篇文章中也試圖展現不同年齡層與政治經濟處境下的差異

性。以下為五位研究參與者／建構者的簡要說明： 

阿佾，客家傳播工作者，九○年代出生，從小在台北長大，

因為父母親堅持「在家中一定要講客家話」，在家人的鼓勵下從小

就擔任客家廣播節目的來賓、並成為客家比賽的常勝軍，一路走

來接觸非常多的客語環境。大學期間就開始擔任客語廣播節目的

主持人，認為會說客語讓自己的機會變多，同時更快接觸到自己

的夢想。 

小珍，客家媒體工作者，九○年代出生，從小在苗栗客家庄

長大，爸爸是金門人，外婆是客家人，外公是江西人，家裡的語

言非常多元。身為老師的媽媽認為女孩子講話要字正腔圓，因此

在參加演講與朗誦比賽時，是學習標準客家話的開始，而真正有

意識地學習是從事客家媒體工作之後，期待以媒體人的專業性、

結合新媒體，把客家推展出去。 

冀哥，工程師，八○年代前期出生，10 歲以前和阿婆同住，

後來因為就學與工作緣故，很少開口說客語。2016 年因為阿婆過

世，突然驚覺要把阿婆所給予的無形資產傳承下去，雖然對他來

說，客語是「最熟悉的陌生人」，可是卻在這兩三年的時間，積極

用客語書寫、參與社區的客家推廣工作、在公開場合全程用客語

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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軒哥，客家音樂創作者，八○年代前期出生，爸爸是河洛人，

媽媽是海陸客家人，從小會聽母語；服役時，因為抽中客委會的

替代役，開啟了和客家的緣分。後來在客家電視台工作，更有機

會將自己的母語練好；透過音樂的創作、透過回鄉工作，積極串

連相關資源，去做有意義的事。 

阿俊，資深電台主持人，六○年代出生，新竹縣竹東客家人，

從大學開始參與還我母語運動之後，就進入廣播界，一路走來，

沒有離開客家語言與文化的傳播工作。後來擔任客家廣播工作的

要職，更是積極推展客家文化的傳承與建構。 

（二）資料蒐集與分析詮釋方法 

本研究的資料蒐集方法為深度訪談法，深度訪談法是質性研

究蒐集資料的重要方法（Mishler 1986；Denzin & Lincoln 2000），

高淑清（2008）認為深度訪談的會話過程，是個不斷建構意義的

過程，透過傾聽，鼓勵受訪者以自然的態度毫無掩飾地盡量敘說。

Farr（1982）提出訪談的兩個基本元素：對照不同的觀點、以及語

言可以建構一個特殊的世界觀，語言並不是中立的（引自 Bauer, M. 
W. & Gaskell, J. S. 2000）。也就是說，在訪談過程中「語言」是重

要的，訪談時間為 2019 年 12 月至 2020 年 5 月間，訪談題綱包括：

「請你說說在什麼樣的機緣下重新學習客家話／或者把客家話撿

回來？」、「過程中經歷了哪些歷程與遭遇的困難」、「客家話對你

的意義是？」以及「這樣一路走來如何回看這一段歷程？」等等，

依照敘說者所說的內容再提出相關的提問來蒐集相關的資料；並

於訪談結束後轉錄成逐字稿，以進行分析詮釋。 

在分析與詮釋方法部分，Lieblich & Tuval-Mashiach & Zilber
（1998）認為「詮釋」會在研究的每個階段發生，從尋找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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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域、生命故事的訪談、文本的轉譯與閱讀過程中，都隱含了研

究者的詮釋，而故事的書寫本身就是詮釋的表現。Atkinson（1998）

認為故事與生命故事本身就隱含了解釋，而個人的故事呈現出他

的自我理解與世界觀，因此，研究者的工作就是要找出敘說者隱

含在故事中的意義和理解；而他也認為詮釋的工作涉及理論的選

取與研究者主觀的解釋（Atkinson 1998：62-71）。 

在參考相關的敘事分析步驟（Lieblich & Tuval-Mashiach & 
Zilber 1998；McAdams 2006），以及多年來實際進行訪談稿的分析

與詮釋之後，產生相關的步驟說明如下： 

第一階段為訪談之前的關係建立：透過網路上相關資料的蒐

集與閱讀，與研究參與者以及團隊建立「心理上」的連結與相互

理解，而訪談的邀約則啟動了實質關係的建立。雖然此階段尚未

涉及分析詮釋與書寫，但是保持一種好奇與想要理解的態度是重

要的，這時期所有的閱讀資料以及相關訊息，都作為未來理解研

究參與者的重要參考。 

第二階段為親身經歷訪談的過程：在筆者進行的所有訪談

中，我一定會親自帶領研究助理參與整個訪談的過程，對於一個

心理學研究者而言，親自的訪談與接觸，可以對訪談者形成初步

而較為完整的認識，任何在接觸過程中對於他者的初步判斷或是

直覺，都會影響研究者的分析詮釋立場，需要進一步地反思，以

讓自己與研究參與者有個真誠的交流與相會。 

第三階段則進入文本的世界中：逐字稿的謄寫是個費時費心

的工作，我的助理們擔負這項工作，每一份逐字稿都需要精心地

閱讀，並和助理們進行討論，文本的世界是豐厚迷人的。通常，

先進行初步而完整的閱讀是第一步；接下來，依照事件或是敘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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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落進行分段落與命名（主題）是第二步；第三步則是討論每一

個主題的內容，像是文本如何說，而我們又是如何詮釋，這個步

驟需要來來回回好幾趟才得以完成，而且必須緊扣生命主體所在

的社會處境脈絡；第四步進行主要軸線的討論，回到我們的研究

問題以及文本所呈現的，究竟生命主體的重要議題為何？第五步

則為連貫性的個別故事書寫；最後一步才是撰寫研究報告（李文

玫 2019）。 

四、客家語言作為一種機會與學習、 
回鄉連結與主體認同 

雖然客家話在台灣社會是處於弱勢的狀態，但是在不同的社

群或是家庭環境中，依舊使用並傳遞著客家話，而在這些研究參

與者的生活世界中，語言（客家話）除了作為日常生活中溝通的

媒介之外，它還作為一種機會與學習、返鄉的連結、以及主體性

認同，以下將分別說明之。 

（一）客家語言作為一種機會與學習 

「客家話對我來講，讓我機會變更多。多一種語言多一種能

力，讓你可以更快的接觸到自己的夢想。」 

1. 「多一種語言多一種能力」 

出生並成長在臺北地區的年輕後生人阿佾，爸媽都是苗栗三

灣客家人，從小爸爸便堅持在家裡就是要講客家話的規矩，所以

阿佾都是用客語與家人溝通： 

「爸爸媽媽在我出生後跟我講的第一句話，就是客家話。他

們在家裡很自然的就是講客家話，所以我小時候在聽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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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從客家話去聽，然後學的第一個語言，也是客家話。在

這個過程當中，我不覺得我是很認真或是需要怎麼樣的花心

思去學這個客家話。」 

阿佾的爸媽大約在 1980 年左右1從苗栗上來臺北定居，父母親

有著要把客家語言傳承下去的堅持，因此有一個觀念是，你在外

面要講什麼語言都沒有關係，但是回到家就是要講客家話，打造

出自然而然就學會說客家話的家庭環境。因為家庭中自然地講客

家話，出生之後聽的第一句話和學的第一個語言都是「客家話」，

客家話已經成為阿佾生命中的一部分，是不可分離的，因此對他

來說並沒有「認真學習客家話」的經驗，因為那是一個自然習得

的過程。 

目前從事客語廣播與主持工作的阿佾，從小因為客語而開啟

了藝術表演的連結，一路上也和妹妹學習了許多的歌謠、雙口相

聲等，在這個表演的舞台上被大家看到，得到了許多掌聲，爸媽

對於客語傳承的堅持意外的開啟了阿佾的不同人生選擇。因此對

他來說，從小會說客語開啟的是「機會變更多」，包括：從小就到

客語廣播電台擔任小小來賓、參加客語歌謠比賽、參與「火焰蟲

客家演說團」的戲劇巡迴表演、國中時期固定參與廣播帶狀節目

以及在高中時期被選拔為「客家青年文化訪問團」，前往中南美洲

巡迴表演 15 天，直到大學時期開始正式成為廣播電台的主持人。 

一路走在客家表演、廣播與主持的路上，阿佾回顧從小爸媽

堅持說客語教導，有著如下的心情： 

「對於小朋友來講，很自然的在家裡的環境講客家話這件

                                                       
1 當時阿佾的父親大約 23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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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我真的還蠻感謝我爸爸跟媽媽在家裡跟我講客家話，我

才會跟客家表演藝術類的領域做結合，也開啟了對於這方面

的興趣，然後覺得，蠻快樂的。」 

因為語言（客家話）而將興趣與工作互相結合，對他而言，

是件快樂的事情。不過，對選擇自由工作者的阿佾而言，現實的

經濟考量也需要顧及，除了現在所做的事情外，未來將會朝向外

景主持，同時並參加客家電視台的主持人培訓班，希望自己成為

全方位的專業主持人。他也提到，未來有朝一日沒有經濟的負擔

時，希望自己可以繼續在空中（電臺）和大家打嘴鼓，享受美好

的退休生活。 

2. 「應該說我有保持著」 

「客家話，應該說保持著，不能說我有傳下去，因為我不一

定會，應該說我有保持著」 

對阿佾而言，會說客家話是自然而然的事。但對於客家話的

傳承，卻沒有像父親一樣的使命感，對他而言，說客家話這件事

是他有「保持著」的一件事，而不是「傳承著」的一件事。 

在客台工作的心態也不是像長輩所想的那樣為了傳承客家，

而是希望用不同的角度去切入，讓年輕一輩的人可以藉由不是那

麼嚴肅的議題去認識客家，用自然而然的方式去引導、去接觸客

家。阿佾試圖在主張全客語的環境中，去找到一個平衡點，讓雙

方都能接受的方式— 

「蠻多的前輩會說，客家電台的節目你本來就要說客家話。

那對我們來說，我們可不可以就是加入一點自然語的部分，

加一點很自然的華語進來，帶動一點不是客家話的人來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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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 

阿佾以自身收聽 ICRT 的例子來說，他還是以華語跟英文夾雜

的方式在播放西洋音樂，對於想要學英文的人來說，這樣的方式

就會蠻好的。「客語電台就是一個媒介，我們是廣播電台，我們播

放音樂給別人聽，只不過我們用客家話來說而已」。所以不以全客

語播出，播放的音樂不限客語華語，如果可以用 funk 的音樂來唱

客家歌，同樣的節奏和類型，由於媒介不一樣，語言不一樣，聽

起來會不會也不一樣，他希望走不那麼傳統的路線，讓現代的年

輕人也可以聽客語廣播。 

對於阿佾來說，學習客家話是在父親的堅持下自然而然習得

的，一路走來，因為會講客語獲得很多表演與工作的機會，而他

也樂在其中，並且開展了不同的工作生涯；然而回到語言傳承的

使命感來看，年輕一輩的他，認為自己做的事情是在「保持著」

這個語言，同時認為客家話就是目前使用的多種語言之一，他的

目標是讓現在更多的年輕人可以來聽客語廣播。 

3. 語言作為一種目標性的學習 

家庭環境是學習客語的重要場所，然而在八○年代之後所興

起的鄉土意識和母語教學，以及在 2003 年客委會成立之後，所推

動的各項客語政策及活動，也在年輕一輩的研究參與者身上發揮

了加成的效用，小珍是個典型的例子： 

「真的學客家話，我覺得第一個點就是演講比賽。所以我一

開始學的客家話是真的很標準的，因為它是演講比賽。」 

從小在苗栗客庄長大的小珍，家中長輩的組成很多元，外公

是江西人、外婆是客家人、爸爸是金門人；由於家中語言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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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多元，會說日語的外婆也會在日常生活中參雜日語對話，對

她來說，家人使用什麼語言就自然學會那種語言，並不會特別知

道這是客家話、那是河洛語，所以小珍的生活中一直都在這樣各

種語言當中生活著。直到小學時期遇到推廣母語的運動，老師因

為她會說客語，再加上身為老師的媽媽認為女孩子講話字正腔圓

是很重要的，所以從小學時就讓她去參加客語演說或朗讀比賽，

訓練口條，正式開啟了她學習標準客家話的歷程。 

同時她也認為，這樣具有目標性的學習是可以快速達到成效

的： 

「我覺得有一個很大的幫助是，學習讓你有一個目標，所以

你可以看見你學習的一個成果，後來我開始講客家話，開始

練更多是因為排客台的戲，演舞台劇，我小時候演過一齣客

家的舞台劇，我是因為這樣子，然後才學習到客家話。」 

除了小學的演講比賽之外，也因緣際會的參與了客家的舞台

劇演出，讓自己學習更多客家話。而這段期間也學習了舞蹈，舞

蹈社推出客家文化的劇碼時，會介紹客家文化，讓她多少認識了

一些客家的文化背景等；可惜的是很多既定的符碼像是油紙傘、

桐花等，是一般人對於客家的粗淺印象，小小年紀的她就認為這

樣流於簡便取巧的客家活動，不見得能展現客家文化內涵。 

為什麼她會覺得文化的內涵重於外在的象徵，因為在媽媽寫

出來的一篇篇的客語講稿裡，一次次和媽媽、阿婆討論客語的內

容、發音的過程中，她發現所謂的文化傳遞，就是在這樣的日常

生活轉變成文化的過程；加上自身所受藝術教育的啟迪，認為文

化的涵養是更為重要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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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我們某一個程度增進了家人之間的感情，也開始讓我

們知道說，原來這是ㄧ個客家文化，就是讓我們從生活轉變

成一個文化的過程，其實是在寫出這一篇篇演講稿裡面挖掘

到的。可是這對我來說，是ㄧ件事情，它不是ㄧ個使命也不

是什麼，它就是一件事情。」 

然而對於年輕的小珍而言，即便她清楚地知道文化就是展現

在生活過程中，對於演講比賽或是客家舞台劇、客家舞蹈的表演，

都不具備有所謂文化傳承的使命，對她而言，就是完成了「一件

事情」。因此，透過客語競賽的學習，雖然能夠學習標準客家話，

但是已經沒有上一代所強調的使命感，而是一種具有目標性的學

習，以及可以完成的事情。 

從小在多樣性語言文化家庭中成長，很認真地把客語當成一

個學習目標來對待的小珍，在成為媒體人之後，對於客家、媒體

以及語言的傳承推廣有著年輕一代的看法與堅持。尤其是對於客

家語言與媒體專業性的取捨與關連，她認為： 

「現在好像很多是為了客家而客家，而忘了他的本質，比方

說媒體人的本質到底是什麼，就我們到底應該要傳播什麼事

情？」 

歷經小時後跳舞要拿油桐花、油紙傘；高中戲劇比賽還是以

客語量的多寡來決定名次的她，進入電台當了媒體人之後，對於

媒體應該要肩負的責任有更深的體認。「客家」不應該只是每到節

慶才出現的象徵符號，而是要落實在日常生活中的對話。因此她

開始做不同企劃，讓非客籍的人也可以到電台上節目，當然就不

硬性的非得要講客語不可，非全客的語言環境希望能夠讓閱聽人

接受度較高，也能讓年輕人不那麼排斥；也就是說給大家學習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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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話的機會，哪怕只是硬練個三句也好— 

「我希望可以給大家有一個目標性學習的機會，我之前做節

目有做過一個尋找大學生的系列，然後他們就說我不會講客

家話怎麼辦，我說沒關係，你只要會講兩句就可以了。就很

像當年的我，為了要學習客家話然後去創造出一個祖孫相處

的機會，所以我覺得有目標性的學習很重要，就包含我現在

來賓，我也跟他說，欸～你們就硬練個三句好不好。這樣就

ok 了，硬練個三句。」 

客語畢竟不像閩南語，一些普遍簡單的單詞還可以讓人琅琅

上口個幾句，我們只能從零開始，從最基本的來開始練習，讓人

覺得客語入門不是那麼困難的一件事，因此，「廣播節目是ㄧ個很

好的平台，讓他們有很好的契機可以認識，不排斥這個語言。」 

小珍開始邀請網紅，甚至是外國人上節目，突破藩籬，希望

能夠觸及到更多平常不會接觸到客家的年輕人；或是邀訪想認識

客家文化的人，讓他們藉由上節目發現原來有這個機會可以認識

客家，教他們幾句客家話，這就是做節目的目標。同時她也希望

可以藉由比較有親和力的方式，幫助大家更親近客家一點，像是

邀請 youtuber 來創作節目的片頭，用即興創作的方式來活化片頭

以及影片，讓更多人願意點開影片欣賞。 

「我ㄧ直告訴自己說，不可以用客家思維去做節目，你ㄧ定

要用節目的思維去做節目。我覺得這個邏輯很重要，不然打

開電台，你會發現客家廣播電台第一台聽到最後一台，大家

的結論都是，我們要說自己的話。就是很煩，你不管今天講

什麼，沒有人會想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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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小珍來說，客家語言曾經是她的一個目標性學習，立基

於這樣的生命經驗與專業媒體人的立場，她不斷提醒自己要跳脫

客家思維來做節目，不然只停留在「客家語言的重要性」，卻忽略

了閱聽人的接受程度以及節目的本質，因此對她而言，客家語言

是這個社會的眾多語言之一，也是她會的眾多語言之一，客家語

言可以成為一種學習的目標，而廣播電台作為一種平台，是可以

讓更多人認識並且學習這個語言；而做節目最重要的是想要傳播

什麼樣的訊息，這才是媒體人的核心議題。 

（二）客家語言作為「回鄉」的連結：「一種族群自信心」 

軒哥於 1980 年代初期在新竹地區出生，爸爸是河洛人、媽媽

是海陸客家人。爸爸媽媽都沒有特意教導孩子母語，但軒哥從小

就蠻會聽母語的— 

「我覺得我有一點語言天分，像河洛語、客語我都聽得

懂……，到我高中的時候，有些從客家庄來的同學，我們就

會一起用客語講話。」 

軒哥在新竹念書的時候是沒有客語環境的，直到高中就讀竹

北高中才有從竹東、關西來的同學可以一起講客家話。大學時讀

的是傳播系，畢業後要申請替代役時，軒哥很幸運的抽中了客委

會的替代役，這件事深深的影響了軒哥的未來之路。退伍之後，

軒哥想找行銷相關的工作，剛好客家電視台正在徵人，於是準備

好履歷資料應徵，電視台主管對於軒哥的音樂背景很感興趣，而

且電視台也很需要壯丁的加入，所以順利的錄取了。「我覺得在電

視台裡面，有讓我的客語練得比較好一點」，那是因為在行銷部門

的他，在接到政府單位的政令廣告時，因為預算與人力的關係，

必須要自己進行「配音」的工作，這也造就了軒哥慢慢地把客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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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起來。 

中年後選擇回到家鄉的軒哥，對於客家、語言以及回鄉有著

不同的想像與實踐： 

「很多人對於回鄉的想像是很刻板的，覺得回鄉就是要去種

田。但我不會種田我家也沒田，我覺得應該是要在這個地方

做一些新的嘗試，然後讓回鄉這件事情很接地氣，讓他進入

你的生活裡面，讓大家覺得這個地方還是很酷，不要覺得回

鄉好像就覺得頹靡。」 

軒哥開始與地方電台接洽，並向客委會申請補助經費，後來

得到在地電台的合作，於是他在東門市場裡蓋自己的廣播電台，

等到電台的旗子掛上、廣播室 on air 的燈箱一開，陸續有藝人來上

節目，大家才開始覺得是真的有這麼一回事。 

「我當初跟客委會申請，但客委會希望我去台三線，因為他

們目前的政策在那裡。我說我要去東門市場，我要在裡面、

我就是要做。因為你們說新竹市沒有客家，我進去就有了；

我要做電台，然後我要讓話語權從這裡開始往外走。」 

為什麼會選定東門市場，因為新竹市政府近幾年正在推動東

門市場的導覽活動，軒哥希望能搭到這個順風車，讓客家事務推

動上能夠事半功倍。雖然新竹市並不是客委會的發展重點，但是

軒哥有一股「我進去就有了」豪氣與篤定，希望在這個不起眼的

東門市場中設立電台，讓話語權可以從這裡開展出去。 

一開始並沒有人相信軒哥可以在市場裏頭設立電台，原因是

大家對於東門市場的想像不是小吃、創意料理，就是咖啡廳和酒

吧，因此他花了不少時間和在地的商家建立關係—「我在酒吧喝



客家語言之於生命主體：立足點、實踐行動與社會建構 59 
 
 

了一個月以後，老闆他就查我是誰，知道我是誰之後，整個酒吧

那天大家都在看我的影片，現在我走過去他們就放我的歌。然後，

我覺得有一件很有趣的事就是有些人會跑來說我也是客家人。我

也是客家人，我覺得這件事情就叫做『族群自信心』。」 

原先隱形在新竹市的客家人，因為軒哥的現身與接地氣，讓

他們願意說「我也是客家人」，軒哥很清楚自己是從「客家」出發，

做客家的事，他希望透過地方的凝聚力，未來在舉辦音樂活動時，

大家一起做跟客家相關的事情，比如說糕餅店研發擂茶蛋糕、擂

茶布丁或是桔醬布丁之類的，咖啡店調配擂茶咖啡等等，讓整個

市場都能活絡起來、共同努力。 

軒哥另外有與交通大學客家學院合作，學生們得知他在東門

市場有廣播電台，覺得非常有興趣，因為東門市場是年輕族群常

造訪之地，他們發現這個市場很不一樣，除了有再造的店家外，

還有一種高度的認同感與歸屬感： 

「在客家學院他不見得有修客家的科系，所以有在修客家語

的人，他們在這裡就很願意講，我是希望這個地方變成這樣

的一個存在。」 

因此除了前面所提的客家族群的現身自信心之外，他還試圖

創造一個客語環境，讓進入這個空間的人，可以自在輕鬆地講客

語。而擁有金曲光環的他，曾經抗拒「被標籤化」這件事情，誠

如桐花季的「桐花」成為客家的某種象徵，但是這樣一路走來，

現在反而覺得被標籤化也不算是件不好的事情— 

「我們本來很抗拒的事情就是被標籤化，但是現在我反而覺

得標籤化就是你也就不用再去想這麼多了。……這幾年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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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我的第一句就是金曲客家歌手，金曲就是一個標籤，可

是我想要撕掉這個標籤嗎？我不見得想要撕掉這個標籤，我

要謝謝這個標籤，因為這個標籤我去市場買菜的時候，他不

記得你姓什麼，但他第一個就是講金曲獎的客家歌手，這個

就是標籤。」 

家族中的長輩也因為軒哥在客家電視台工作而去看客台的節

目、學習客家話。軒哥心想若家族也可以感受到認同，那如果將

這份榮耀的標籤帶到故鄉去做事，是否能藉此帶動地方的影響

力— 

「如果這個標籤有這個功能，我就會繼續利用這個標籤然後

讓我想做的這些事情被看見。比如說新竹市，客家人好像沒

有很重要，如果我軒哥變得很重要，那新竹的客家就會變得

很重要。」 

（三）客家語言作為一種主體性認同 

1. 認同感的開啟 

冀哥是出生在楊梅埔心的客家人。因為家人與阿婆同住的關

係，和阿婆對話都是使用客語，因此在 10 歲之前，冀哥是生活在

純客語環境，對於客家話非常熟悉。但是隨著個人成長階段中的

就學，在國語政策的教育環境下，他經歷了不同階段的客語使用

狀況： 

「10 歲之前客語是我的母語沒錯。那時候因為和阿婆同住的

關係，很多時候跟阿婆溝通都是用客家話。慢慢到上了高中

大學，你面對的同學可能是福佬人還有外省人，那你都會使

用華語。20 歲到 30 歲那個階段，那個語言給我的感覺是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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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冰冷的，他是你的母語沒錯，但是你不會刻意在公共或是

公開場合說，即便兩個人的身分都是客家人的情況，也不太

會使用客語。」 

從熟悉到冰冷，是一種很大的心態與環境的轉變，雖然冀哥

在過程中沒有多說細節，但是可以想見「冰冷」的遙遠以及失溫

的狀態，客家話不僅不會在公開場合說，即便同樣是客家人也不

會用客語來對話。 

「到了 30 歲有一個轉折點，就是我祖母過世的時候，那算是

一個撿拾客家語言重要的轉折點。」 

起因是因為堂哥問了冀哥有沒有拿到阿婆的手尾錢，冀哥心

想那個東西重要嗎？阿婆離開的那一年（2016 年），冀哥的媽媽出

了嚴重的車禍必須住加護病房照料，因此冀哥無法參加阿婆的喪

禮，好好送阿婆最後一程，心裡除了內疚之外，堂哥的一席話更

讓冀哥開始思考，什麼是更重要的事： 

「她是一個很愛你很疼愛你的人，然後在她要離開的時候，

你卻沒辦法去陪她走完這最後一哩路。你心裡會想那她到底

留給你的是什麼，當初我的堂哥問我說你有沒有拿到手尾

錢，我心裡在想這個東西重要嗎？有形的資產重要嗎？」 

就是這個轉折點，讓冀哥起心動念去考客語中高級認證，開

啟了重拾客語的第一步，也讓他決定要好好珍惜並且傳承阿婆留

給他的無形資產—客家母語。10 歲以前常用的母語，在學習與工

作的過程中漸漸被封存移忘，冀哥因為一句「阿婆留下的手尾錢」

的觸動而得以與客家母語再續前緣，在這短短的幾年中爆發豐沛

的創作與活動力，投入在振興客家文化的事務中，他用「最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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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陌生人」來形容與客家母語的關係： 

「客家母語，他有一點算是最熟悉的陌生人。有一首歌叫最

熟悉的陌生人，她就是你的母語，可是我們在交談當中卻是

使用華語，那不就是最熟悉的陌生人嗎？你出生、不管你今

天是不是客家人，你可能是外省人、或是你是新住民、或者

你是福佬人，那你因為工作的需求或者因為社會化，那這個

母語漸漸就變成了最熟悉的陌生人。」 

透過考試和書寫，啟動了冀哥尋回母語之路的開關，透過這

個過程慢慢找回對於客家文化的認同感： 

「我覺得是一個認同感的問題，但是這個認同感的機制什麼

時候啟動不曉得，那你說這認同感有辦法用什麼方式去讓它

打通，我覺得很難。技術性的東西都可以學習，但是認同感

你沒有辦法在很短的時間，或者是說突然哪一天它就開啟，

因為語言都可以學習、技術也可以學習，可是認同感應該是

要慢慢的建立，那它什麼時候會被開啟或是開花結果，我覺

得就是要看機緣點有沒有到，到了自然就水到渠成。」 

冀哥是用這種方法來尋回自己語言文化的根，一路上遇到許

多老師、貴人的提攜，得之於人者多，冀哥也希望能夠盡己之力

的付出，積極參與客家事務，108 年開始接任地方客家文化協會的

重要幹部，另外還有參與觀音區的伯公下在地發展協會的活動，

並持續客語詩的創作，從自身開始來帶動活動推展。誠如冀哥所

言，你不知道你持續的澆水灌溉，也許哪一天會不小心啟動了個

人的生命能量，而開展了不同的生命樣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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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建立客家主體性的文化 

「19 歲之後，我就到台北讀政治大學。我就很有一種感覺叫

做離開故鄉讀書，那一種鄉愁，就想念故鄉，自家（自己）

也知道說我會說華語以外，和河洛人一定不一樣，也和外省

同學不一樣，因為他們不會說這種客家話。」 

六○年代出生的阿俊是新竹竹東人，家裡是講海陸的客家

話，19 歲後到台北唸書。一直都是純客語環境的他，因為離開家

鄉，而有一種鄉愁的想念，串連起鄉愁的正是河洛人以及外省同

學不會說的「這種」客家話。當他使用「這種」客家話時，除了

區辨他者（使用不同語言的他者）與自身之外，也連結了相同腔

調的同學，在異鄉開啟了人親土親的感覺。 

除了在生活環境中使用客語之外，高中時候就對客家很有興

趣的阿俊，納悶為什麼學校教育中都只使用華語，河洛話和客家

話都沒有，有一種「想要對這個語言多一些的了解，卻沒有管道

可以認識它」的慨歎。當浸潤在純客語環境中，語言的使用成為

一種理所當然；試圖想要多些的了解時，是對這個語言文化的後

設認識，需要知識的積累、建構與傳遞，但是 1980 年代初期，臺

灣還處在戒嚴時期，鄉土語言與地方意識也尚未提升，因此對於

想要進一步了解客家的年輕人來說，是缺乏管道的。 

雖然阿俊一直沒有離開過客家話，但是因為國語政策以及從

竹東遠赴台北念書的緣故，他還是經歷了把客家話「撿回來」的

階段；但是因為一直投入於客家廣播工作，阿俊對於客家語言的

傳承與推廣比其他人有更深入的看法： 

「語言過程的幾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就是捻回來的階段，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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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階段就變成你工作的語言，第三種就是社會語言。」 

對他而言，在把客家語撿回來之後，進入的是「工作語言」

的階段，在工作中使用客家話；第三階段則是「社會語言」，這並

不是指所有人都可以聽與說客家話，而是在社會當中，別人不一

定很會說客家話，不過他會說一兩句簡單的客家話，譬如常聽到

人家說承蒙你，因為說出來方便，就變成社會語言。 

在工作語言方面，因為在電台裡面遇到一群志同道合的朋

友，一起做著客家的事情，沒有前例可循，很具創意特質的他，

就努力全部都做、每樣都學；同時慢慢地從「教客家話」走向「用

客家話教」，這是很不同層次的發展： 

「我以前剛開始是，教客家話；後來變成用客家話教，教客

家話就是把這個語言傳承下去，用客家話教的時候就是教這

種知識，可以用客家話去教。後來又產生了很多新的節目，

有文學的、性別的，甚至說新聞，全部都是用客家話去教；

然後因為電台的關係，做廣播就變成一種新奇的教育。」 

阿俊認為大家聽廣播都是輕鬆地在聽，如何發想更多不同性

質的節目、如何能把知識說給聽眾明白，同時又能以客家話的方

式去分享，是一件具挑戰性又新奇的工作。除了從「教客家話」

走向「用客家話教」的面向之外，他更認為需要「建立客家主體

性的文化」，而「主體性出來，你就自在了」： 

「現在回過頭來，主體性的文化要建立出來……我們要建立

我們客家的主體性，以前是看客家人沒有，沒有客家人，哪

有客家人，現在是不敢看他沒有。他討人厭、他得人惱，不

過他存在。一個得人惱、一個不得人惜的族群，不過這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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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我不一定要得人惜，我不一定每一個地方都顯眼，我有

自己的性格，這又回到酷兒理論，這就是我，我就是我，你

不管合意不合意，這就是我。」 

從時代的轉變來看，以前的公開場合是看不到、聽不到客家

人的聲音，經過 30 年來的客家社會文化運動，「客家人」在台灣

的存在性愈來愈清晰，阿俊用「現在是不敢看他沒有」來形容客

家人的存在狀態；同時也用「酷兒理論」來譬喻客家人要清楚地

建立自己的主體性文化，不管他人是否喜歡，重點在於「這就是

我」的一種存有樣貌。 

至於客家語言的傳承，很多人說客家話 30 年後會消失，阿俊

有其獨特的看法與堅持，這也支持著他在客家廣播路上的努力不

懈與熱情： 

「我小的時候也有聽過這句話，我 20 多歲的時候就有人跟我

說，20 年 30 年後客家話就會死掉，可是還沒有死啊，所以

我說這是一種迷思，客家人數不會變更多，不過客家話要死

掉不容易。」 

如今，客家媒體成為一個聚集客家人、間接保存客家語言與

文化的保護傘，他更認為，客家人有一種成為「屋下人」的集體

性文化： 

「客家人，因為做客，大家變成屋下人。這心路歷程都差不

多，我說做這一行的人，大家真的都是自家人。寫出來就寫

做客『家人』，這個就是我們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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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討論：立足點、實踐行動與社會建構 

立足點理論認為，物質生活（或是階級地位）構築並限制我

們對社會關係的理解，當物質生活（階級地位）以對立的方式架

構起兩種不同的群體時，往往會造成雙方在互相理解上的偏誤。

以統治與附屬關係的群體為例，前者對於周遭事情的看法會是偏

見及有害的，當其觀點用來做為構築關係的基礎時，其他群體是

被迫參與的。此時，這些受壓迫群體所擁有的觀點是代表著他們

必須經由努力、掙扎與奮鬥下而開展出的「立足點」，沒有經歷這

段奮鬥與掙扎的過程則僅視為「處境」。所以，他們的立足點會讓

存在於群體之間的壓迫行為呈現，並且朝向一個更具完美、更富

正義的世界。 

接下來將由此觀點來檢視客家語言對於生命主體的社會文化

意涵，在台灣就語言的使用來看，相較於官方語言國語以及多數

族群的閩南語，客家語言處於一種相對弱勢的環境中，就上述的

「立足點」與「處境」來檢視本研究的研究參與者與客家語言之

間的關係，以及隨之而來的實踐行動方向與社會建構的可能性。  

（一）身處隱而未顯的「客家處境」中 

年輕一代的阿佾和小珍同時有著一種「隱而未顯」的客家處

境，雖然他們都會講流利的客家話，然而他們同時都認為客家語

言只是他們所使用語言的其中一種，因此可以作為一種學習的目

標以及增加機會的工具；而在他們製作的廣播節目中，也都主張

客家語言只是一種媒介而已，重點在於節目的專業性，並強調對

於年輕人而言，如何提高節目的可親近性。然而，從小處在客家

語言家庭中的阿佾和處在多元語言文化中的小珍，卻也發展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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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貌： 

在阿佾與客語相處的過程中，客語對他而言並沒有太大的文

化負擔，並不會因為他是客家族群的後代，就需要特別為客語盡

什麼責任，客語就是一種語言，地位上無異於華語或閩南語。而

且，阿佾在學習客語上是順遂的，當然客語的家庭環境是一大優

勢，也可能是他有語言天賦，主要是說，他並沒有受到外在環境

而影響他講客語的意願，舉例來說，出外跟回家之間的語言轉換，

少部份客家人帶有的客家腔，周遭朋友對「客家」的不友善態度

等，這些都沒有造成他的困擾。更重要的是，阿佾從能講流利客

語這個專長中，獲得許多好處，他目前所從事的廣播工作是他的

興趣，就是因為他有很好的客語能力。 

雖然阿佾表示父母親有傳承客家語言的堅持，但是客語對他

而言，少了點所謂的「客家」成分，對他來說，客語只是一種語

言、一種工具，他學得很好，在成長的過程中幫他爭取到不少機

會，甚至於現在的工作。從這樣的條件來看，客家處境在阿佾身

上是隱而未顯的，或許有一天會萌芽，但是目前依舊未清晰顯現。 

對小珍而言，她離「客家」更是遙遠了。首先，身上流有外

省、客家、金門血液，並成長在多元語言（華語、客語、閩南、

日語）的環境下，客家及客家話並非是小珍唯一可以親近的文化

及語言。若以一般大眾透過血統來定義族群類別來看，小珍更非

是標準的客家人。客家語言僅是一件小珍需要去學習的事情，學

到之後，目標就達到了，跟使命感並沒有關係。她不贊成需要「為

了客家而客家」，所以身為電台媒體人的她，不以客家思維去製作

節目，太過客家的東西反而會影響聽眾的接受程度，也會影響她

想要做的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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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珍在回覆客家語言對她的意義時，她並沒有以「客家處境」

為核心，而是以職場為主的「媒體處境」來回應。在她以「媒體

人」的認知中，全客語的使用反而是節目收聽率的障礙，她選擇

仰賴主流元素（例如，網紅、外國人）來吸引年輕聽眾，這樣的

方式或許達到了行銷客家的效果，卻又弔詭地凸顯出「客家」處

於一種被妥協的狀態，是受到主流考量（年輕人、現實面、商業

性、高收聽率）所影響的。 

（二）情感性召喚的客家立足點 

不同於年輕世代的阿佾與小珍，客家話對冀哥而言有著強烈

的「母語感」，也就是說，客家語言之於生命主體，很重要的是母

語的情感召喚與自身的存有感。誠如德國教育改革者、語言學家

洪堡特（Humboldt）所說的： 

「語言產生自人類本質的深底，同時，語言與人的民族起源

也建立起了真正的、實質的聯繫。假如不是這樣，那麼，為

什麼母語無論對於文明人還是野蠻人都具有一種遠勝過異族

語言的強大力量和內在價值，為什麼母語能夠用一種突如其

來的魅力愉悅回歸家園者的耳朵，而當他身處遠離家園的異

邦時，會撩動他的戀鄉之情？在這種場合，起決定作用的因

素並不是語言的精神方面或語言表達的思想、情感，而恰恰

是語音最不可解釋、最具個性的方面，即其語音。每當我們

聽到母語的聲音時，就好像感覺到了我們自身的部份存在。」

（引自姚小平譯 2004:71） 

當阿俊大學時期離開家鄉前往台北都會區，撩動他的戀鄉之

情，正是這種客家母語—「每當我們聽到母語的聲音時，就好像

感覺到了我們自身的部份存在」，成為他在台北異鄉找尋、並且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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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鄉音環境的動能，那是母語情感召喚是一種深刻的存有感。而

對於冀哥而言，雖然不是在異鄉聽到鄉音的熟悉感，卻是在生命

中重要他人「阿婆」過世之後的頓悟—客家母語是阿婆留給自己

的手尾錢，而開啟的情感召喚，並引發了後續的實踐行動。    

客語在冀哥心中占有非常大的份量，雖然他提到了成長過程

中所面臨的國語政策教育環境、同學中有閩南人及外省人、客家

人之間不會使用客語來溝通等含有政治脈絡的敘述文字，可是卻

沒有多說細節。然而，冀哥把客語對他的重要性歸因於阿婆：阿

婆非常疼愛冀哥，在他 10 歲以前都是跟同住的阿婆講客家話。是

這段感人的過往造成後來冀哥要努力尋回客語的動力，至於他是

否期望客語能與其他主流語言相抗衡，雖然沒有多說細節，卻可

能是冀哥的內在渴望。 

客語在冀哥心中是非常感性的，沒有太多的政治意涵，也沒

有為客語的未來畫下大餅。在阿婆的親情因素下，影響了冀哥對

客語的看法，並付出實際行動為自己的母語獻出一己之力，包括：

報考客語中高級認證、接任地方客家文化協會的重要幹部、參與

觀音區的伯公下在地發展協會的活動、並持續客語詩的創作等。

冀哥用「認同感的開啟」來形容尋回客家母語的狀態，許維德

（2010）用階段論的方式來說明客家認同的流動與轉變，但是這

邊的重點在於認同感的開啟，那是需要機緣來創造，當從阿婆身

上傳承下來的「客家語言」，成為年輕孫字輩認同感的開關與啟動

機制，那麼客家語言就完全跳脫了日常生活溝通的功能，成為一

種自身存有感以及實踐行動的熱情，這樣的立足點開展，雖然沒

有太多批判性意涵，卻是生命主體在經過生命的歷練與覺醒之

後，才得以出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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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跨越邊界的客家立足點與實踐行動 

冀哥的客家母語情感與最熟悉的陌生人，是以一種純然的情

感性姿態處在邊界內，軒哥則是在族群與語言的邊界地帶嘗試行

動，以開展更多的可能性，誠如哈定提出「邊界地帶知識論」

（borderlands epistemologies）（Harding 1998），「其正是要指出主

流或中心知識的盲點，以便正視越來越多邊緣處境者的生存與知

識條件。對於包括原住民族在內的邊緣群體來說，他們的立足點

知識往往建立在更有自覺的邊界思考之上。對於他們來說，知識

與存在的立足點本身早已經是交錯的邊界地帶」（引自張君玫 
2017：205-206）。 

作為生命主體的軒哥，思考著什麼是客家？「新竹市沒有客

家，但是我來就有了」，那是一種跨越邊界，並且在邊界的混淆中，

以及在強勢文化的地盤中，透過「客家話」這個足以辨識族群的

語言作為媒介，以一種「族群自信心」的樣態進入—帶著容易被

辨識與認可的客家金曲歌手標籤進入。 

軒哥的父親是閩南人，母親是客家人，他在年輕時就已深刻

感受到，強勢語言閩南語成為客家人用來掩飾自身弱勢族群樣態

的語言，但是在他成長的歷程中，文化認同卻逐漸向客家靠攏。

他因緣際會地進入了客委會服替代役，及客家電視台的行銷部門

工作，從此客語正式回歸到他的身邊。軒哥將他與客語的感情，

付諸實際行動影響至整個客家：他在新竹東門市場主持廣播節目

爭取話語權，漸漸有人主動表示也是客家人的族群自信心，進而

產生在地凝聚力，甚至外地的學生族群也因為來造訪而產生認同

感與歸屬感。 

值得一提的是，軒哥曾經榮獲金曲獎的肯定，這不僅是他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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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表現，也是客家族群在主流社會下的努力成就。弱勢群體在

強勢群體主導的競賽規則下，要出人頭地更是不容易。他後來得

以卸下被金曲獎標籤化的心理障礙，並樂於跟所有客家人分享他

的「榮譽勳章」，對族群光榮感有很大的強化作用。軒哥看出客家

語言處於弱勢，可是處在一個也是弱勢的客家文化脈絡中，客家

語言應該也是難以改變現狀，所以，軒哥的立足點是站在視野更

大的位置，跨越邊界地帶讓客家得以進入主流社會，透過族群自

信心的提升，客語的地位也會隨之提升。 

（四）全然置身的客家立足點與社會建構 

阿俊是五位研究參與者中最年長的一位，經歷過台灣戒嚴時

期、鄉土語言遭遇打壓的境遇，不僅學校不允許華語以外的語言

出現，媒體上對鄉土語言也有諸多限制。當年的客語相較於閩南

語，更是弱勢中的弱勢，阿俊在高中時期，就已經萌生了客家母

語的鄉土意識；到了大學時期，適逢 1988 年的還我母語運動以及

客家電台地下化的時代，帶著個人強烈的母語情感以及社會氛圍

的強化，讓阿俊深刻地體認到客語地位的特殊性與無法替代性；

直到阿俊投入客語廣播工作，客家語言的傳承與推廣更成為他的

使命。 

誠如前面所言，立足點是要透過努力奮鬥而來，並且具有行

動與實踐的方向性，而社會立足點是一項需要被努力的成就 – 
「是經由批判性的思考權力關係所獲得的」（Wood 2005：61）以

及經由主流文化系統中的對立政治態度所產生（Collins 1997）。阿

俊正是處在這樣與主流社會的對立政治態度中，經由不斷地掙

扎、批判與反抗力道才能闢出一條路徑來，當然過程中歷經了不

斷衝突與主流社會的壓迫，這些考驗阿俊其實是放在心中的。因

此，從傳承與推廣客語為出發，阿俊希望能夠基於客家為中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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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建構起一個自由成熟、免於異化與宰制的客家主體性文化，

讓客家人的存在不再被瞧不起、或被視而不見，進一步讓他人不

得不重視；而對於客家人更重要的是，要懂得欣賞自己、喜歡自

己（不管合意不合意，這就是我）。     

六、結論 

客家話作為一種弱勢語言，其保存與傳承一直受到客家研究

者的重視，誠如本文所強調的語言的學習與傳承是一種實踐知

識，Argyris 等人（2000）提出實踐知識是為行動而服務的知識（引

自夏林清譯 2000：33-37），作為生命主體的研究參與者如何在其

生命經驗中，展現出客家語言的多層次社會文化心理意涵，隨著

不同的年齡層、生命發展階段以及所處的政治經濟與歷史文化條

件，分別有：客家語言作為一種機會與學習、客家語言作為回鄉

的連結──一種族群自信心、客家語言作為一種主體性認同，這

些都導引著生命主體的實踐行動。 

本文挪用 70 年代至 80 年代間西方社會的社會學與女性主義

者所主張的立足點理論來進行對話的開展，立足點理論認為弱勢

者通常擁有獨特的位置與知識優勢，甚至可以建構更全面而完整

的知識觀點，相較於強勢語言或是統治階級，擁有弱勢語言者以

及被壓迫階級，的確會產生出不同的立足點，而這些立足點是要

靠努力奮鬥而來的，同時是朝向實踐行動的。本文歸結出三種客

家立足點的樣態，分別是：情感性召喚的客家立足點、跨越邊界

的客家立足點、全然置身的客家立足點。 

無論是哪種立足點，都需要經過生命主體的覺醒、批判與反

思才能達成，情感性召喚的客家立足點需要有「客家母語」的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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愁與存有感，以及家人之間因為客家話這樣獨特的語言所串連起

來的情感記憶，情感的召喚是一種深刻的內在覺醒，並轉換成熱

情的動能朝向實踐行動，雖然沒有強烈的批判與反思在其中，但

是因為人類對於情感的珍惜，反而成為語言傳承與學習的極佳驅

動力。從西方國家所發展出的立足點理論，在本研究結果中卻有

著不同的發現，立足點的產生是可以訴之以情的，也就是說，情

感的召喚作為一種內在覺醒的力道，雖然不同於外在體制壓迫的

反思與批判，然而當因緣俱足，「情感性召喚」也是立足點產生的

可能性之一。或許這是跨文化的差異性，值得未來做進一步的研

究探討。 

相較於邊界內的情感驅動，跨越邊界的客家立足點則需要跨

越邊界的勇氣與能耐，可能來自家庭語言文化的多元性、或者成

長生存環境的混雜性，而帶來邊界的交錯與交融視野，因為混雜

與交融，可能失去族群的自我獨特性，尤其在強勢社會文化中，

弱勢者選擇「出櫃」──承認自己是客家人是需要族群自信心的，

然而透過主流文化所給與的肯定標籤──「客家金曲獎」成為一

種光環與助力時，適當且具反思性的使用，何嘗不是一個很好的

方式，因此成就了「這裡，有我就有客家」的豪氣。 

全然置身的客家立足點則需要對於主流文化有強烈的批判

性，同時站在族群中心的觀點進行實踐行動，以客家族群的主體

性文化展現為目標，這樣的掙扎、努力與奮鬥是需要生命主體的

全然投入，甚至有點幾近瘋狂的樣貌極力推展客家語言的重要

性，並透過資源的累積、促進政策的調整而完成；當然過程中一

定承受極大的壓力與反彈，無論來自主流文化或者族群內部的聲

音，然而既然站上了全然置身的立足點，就是往前奮力一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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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說從立足點理論可以暫時歸納上述三種從客家語言出發，

對於生命主體所產生的觀點與行動方向，然而我們不能忽略只有

「處境」卻未產生「立足點」的狀態，在這篇研究中發現年輕世

代的客家語言使用者，是處在一種隱而未顯的客家處境中，研究

參與者雖然處在客家家庭以及客家的工作環境中，客家語言對其

而言，是一種再自然而然不過的事，也是重要的家庭語言；在語

言的使用與轉換上並沒有遭遇如其他人般的困難或被歧視的對

待，同時因為會客家語言，反而增加更多的工作機會。以立足點

理論的觀點來看，當研究參與者並未深刻感受到強勢語言與弱勢

語言的壓迫與擠壓時，是很難發展出清晰的立足點，而生命主體

也尚未有足夠的內外在條件看見自身處境和「客家」的強烈情感

或連結，而僅是「自然而然」地成為生活中的一部份。 

生活中的自然而然，往往容易成為一種「理所當然」，因為它

就是生活／生命中的一部份，當生命主體還沒有機會反思或是看

見這樣的「自然而然」，是在什麼樣的歷史條件下形塑的？又或具

有什麼樣的社會文化意涵？是沒有機會發展出強而有力的「立足

點」，且具批判性的實踐行動。也就是說，如果客家語言僅只是一

種生活／生命中的自然而然，生命主體是不會有機會發展出「立

足點」，它需要有一種「母語情感」的強烈連結、「弱勢語言」消

失的壓迫感、族群的自信心，或者族群主體性的建立，才有可能

進一步發展出行動取向的立足點。 

雖然作為弱勢語言的客家話，其學習與傳承不一定需要生命

主體有清晰地覺醒，或者認為客家語言對於主體性認同有重要意

義才能發生，然而本文將客家話從日常生活中的溝通使用層次，

轉向生命主體與客家語言之間的關係層次，希望從生命主體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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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敘說—即具有客家認同意識的文化工作推廣者2，看見客家語言

豐富而立體的社會文化心理意涵，同時也導引著生命主體的實踐

行動。回到臺灣現今的客語使用情境與條件、以及相關體制，本

文建議在進行客語傳承與推廣的政策制訂與執行面，必須考慮生

命主體與客家語言學習的深刻連結性、思考性與批判性，除了語

言的學習之外，「人和語言的關係」究竟為何？是需要進一步促發

思考的，也才能讓情感性召喚、跨越邊界、以及全然置身的客家

立足點進入更多人的生命經驗中。 
 

 

                                                       
2 本文的研究參與者以具有高度客家意識的文化工作者為主，因其生命實踐行動

和客家語言文化有著密切相關，因此更能看出與客家語言之於生命主體的意

義；當然這會是本文的特色，同時也是研究限制之一，對於客家意識尚在啟蒙

的客語使用者，可能會有不同的生命樣貌與敘事，值得成為不同的研究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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